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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

2005年，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夏雾火》被列入“浙东作家文

丛”出版了。而后该书又获得2005—2006年度宁波市优秀文学作品

奖。领奖时，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周静书对我说：“平江，以你现在

的实力，再写十部长篇小说也不成问题。但我对你的要求更高了，

希望你能出精品。”听了周副主席的话，我感到压力非常大，因为

我清楚自己肚里有多少货。我读小学时，巧逢“文革”。读书期

间，既要学农、学工，又要贴批校长、老师的大字报，我们哪有工

夫读书？用我同学的话来说，我们这些人，虽说是初中毕业，但坐

在课堂里读书的时间其实连四年也不到。要我这么一个连小学文化

水平都没有的人出精品谈何容易。所以，我不敢向周副主席表态。

但领导对我有这样高的期望，我一直牢记在心，不断勉励自己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改革开放后，北方出了不少精品力作。

再看看我们这块文学底蕴极其深厚的江南大地，这几十年间，出现

的文学精品却不多。这是为什么？

一次，我看到某位评论家的一段文字，解开了我心中的困惑。

“作家疏远自己的家园，作家忽视国计民生，作家忽略百姓疾苦。

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，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？”这位评论家呼吁：

“让我们的文学作品重新回到土地上来，感动这片土地，感动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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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。”这番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，

我们江南大地上的不少作家，其中不乏写作高手，或许是被“文

革”或“文革”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搞怕了，他们变得小心翼翼，他

们乐此不疲地写赞歌，写歌功颂德的作品。这样的作品既能得到领

导的赞赏，又容易获奖，皆大欢喜。而我认为，文学包含了自由、

开放、宽容、多元化等政治性的诉求，因此它要求一个真正的作者

必须具有一种无畏的道德勇气和理想主义情怀。如果在写作中有意

忽略或回避政治，那是不可能写出真正博大、优秀的作品来的。

思想理清了，我又想起了周静书副主席对我的期望。有人说

过，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虽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但我

还是树立起了攀登文学高峰的这个志向。之前我出版过两部长篇小

说，也发表过一些报告文学及散文，其中有几篇散文也获过一些小

奖。如今，若想向精品迈进，写何种风格的作品才能达到希望的彼

岸呢？在宁波《文学港》上刊登的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李浙杭的一

段话，为我指明了下一步的写作目标。

李浙杭书记说：“长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一

个地方不出几个好长篇，不能体现这个地方的实力。每个地方都要

培养本土作家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服务于斯。”

目标明确了，不会用电脑的我又拿起了笔。那怎样的作品才能

感动广大读者呢？我认为，如果能够揭开别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层

面，把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往事挖掘出来，把那些被遮蔽的东

西揭示出来，那么，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也就体现出来了。有了这一

想法，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题材。小时候，爷爷给我讲了一个真实

的故事，它发生在鄞县东乡某个小镇里，故事主人公张荣祥的传奇

人生及错综复杂的经历曾震撼了幼小的我。

动笔之前，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分上、中、下三部曲来写。这三

部曲从民国初年开始，从地处滨海小山村的乡下人踏上经商之路缓

缓展开。变幻的时代风云和多舛的人物命运相交错，展现了几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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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悲欢离合。书中人物不离不弃、互相帮衬、雪中送炭，这种大爱

精神，似乌溪之流水潺潺不息。

由于白天要上班，我把写作时间安排在平日晚上和周末。我花

了几年时间搞创作，到去年八月，这三部曲总算脱稿。这期间，心

火褪去的我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在鄞州二院住院一个月。去年十二

月，鄞州广电局领导联系鄞州作协主席卢小东，请他推荐一部有分

量的鄞州本土作家作品在广播电台上播送。卢主席推荐了我的这部

还未发表的六十多万字的作品。今年一月二日夜里九点，在收音机

105频道中，我听到播音员开始播送我的作品。当听到“下面播送鄞

州本土作家朱平江长篇小说”这些语句时，我止不住流出了喜悦的

泪水，我喃喃地在这夜空中说：“我知足了。”

十几岁时，因有海外关系，我被无情地推出了校园，无奈之下

只好到生产队里去放牛。十五六岁时，我独自去大嵩岙以砍柴为

生，住在茅草屋里，每夜睡在铺着稻草的潮湿泥地上。十七岁时，

去宁波拉板车，每天拉着一千多斤重的货物艰难地在各条马路上挥

汗如雨地奔波着。拉了一年板车后，又开始学打铁。古人老话，天

下三样苦，撑船打铁磨豆腐，谁能相信身体瘦弱的我，竟打了八年

铁。不曾想到，我这个在“文革”中苦苦挣扎的苦命儿，几十年

后，自己的作品能在电台播送。说实话，这个夜里，想起以往的不

幸，再想到眼前的成就，我深感欣慰。

鄞州电台每天晚上播送我的作品一个小时，白天又播送一个小

时，反响很大。去金山公园晨练时，有人会问我，热播的书是不是

我写的；在宁波市区开出租车的一个熟人在车里听到这个节目，来

电向我祝贺；姜山的一个听众特意打电话去鄞州电台询问，这书哪

里可以买到；电台的播音员小米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，他们几个播音

员轮番读我的作品，读到感人处，他们常常泣不成声。有些听众联

系不到我，还直接打电话到宁波市作协秘书长江晓骏处，询问这书

什么时候可以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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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，鄞州区文联的领导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和支持着我。今

年三月初，他们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市文联，市文联把我这三部曲列

为2012年宁波市重点精品工程。我衷心感谢鄞州区文联施孝峰主

席，他与区宣传部领导沟通，在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出版费

用也很快落实下来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。我

心里明白，虽然广大听众对我的作品有好评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

门道，我的作品今后若想成为精品，首先要被行家及评论家们所认

可。想想领导们对我这么重视，我怕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。正当我

心中纠结时，市文联领导及时地为我排忧。他们让我准备了十几份

书稿，把这些书稿分别送到十几名宁波市的写作高手及评论家手

里，请他们仔细阅读我的作品，并为我的作品挑毛病。

这十几位老师在百忙之中仔细地阅读了我的初稿。一个月后，

在6月4日下午，宁波市文联和鄞州区文联共召集了二十余位名家，

在银苑宾馆专门为我召开了一场作品加工会。

赵柏田、梁旭东、郑炀和等十余名宁波市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作

家聚集一堂，就作品如何修改和提高提出了各自见解。与会者对作

品给予了充分肯定，认为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可读性强，人物

塑造有血有肉，既有波澜壮阔、画卷般宏大的叙事，又有充满生活

情趣的细节和对话，还有对土改和“文革”的思考。在研讨中，与

会者就小说的整体格局把握、语言风格强化、思想深度开掘等方面

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。

在作品加工会上，我仔细聆听了大家的建议，深感他们的建议

对我帮助很大。我本是个粗人，没啥文化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写作技

巧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各位老师给我的真诚的点拨，

帮我拨开了迷茫的浓雾，使我明白了该如何修改。按照大家的意

见，我把三部曲改为上、下两部，把六七十万字缩改为四五十万

字。现在，我把修改好的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最后，我再次感谢宁波市文联、鄞州区宣传部和鄞州区文联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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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。再次感谢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老师。我

还要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作品出版的徐祖良老师、夏真老师、徐剑飞

女士、史晓卿先生和竺丰年先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平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0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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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岁月匆匆，转眼已是1985年的秋天。在台湾居住了三十多年的

张荣祥终于回到了家乡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。往事历历在目，

张荣祥不禁感慨万千……

西落的夕阳，突然钻进飘荡的乱云，壮观的金光照耀着西天，

在天空堆起层层柔和的黄色晚霞。原本是暮色沉沉的大地，此刻被

金黄色的晚霞映得发亮。

张荣祥呆呆地注视着壁上的日影，又从这一缕辉耀的光线逆溯

到那向东的楼窗。他的视线在楼窗口徘徊，窗口对着宽阔的溪流，

溪边有疏柳和芦苇，芦苇丛中断雁声声，在这田野里唤出凄楚的哀

鸣。这声声哀鸣在枯黄的夕阳和浙老的秋色中，使他回想起半个世

纪以来张家的风风雨雨。

张荣祥无意间抬起头，看着曾属于他家的三间店面。这三间依

溪而筑的店铺曾是那般辉煌。昔日店铺上“繁荣祥”三个龙飞凤舞

的大字，据说是他爷爷请一个举人老爷题的。在迷糊中，张荣祥的

眼睛有点花了，他仿佛看见父亲正在热情地招呼着客人，始终面带

笑容，始终不温不火地招呼每一个客人。他正想拉住这个影子，像小

时候那样，向父亲讨几个铜板，去买些美味的糕点零食。但是眼前什

么也没有，父亲在商店的影子不见了，以前的店铺也归了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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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荣祥的心已长出双翅，灵巧地在天空飞翔，抛开那些夕阳荒

草、疏柳丛苇的景物而不顾，在那棵多叶的樟树边翩然落下，飞入

那樟树荫下的窗户。

在这扇窗户边，幼年的他时常向外探头探脑，他在寻找着猎

物。树底下放着几个石凳子，因那棵高大的樟树能遮阳避雨，过往

行人总喜欢在这些石凳子上坐坐，歇歇脚。顽皮的他起初会弄些树

果子或者小石子，从楼上投到人们的头上。待受惊的行人向上张望

时，他会马上缩进头，一个人倒在床上傻傻地笑。随着年龄的增

长，胆子也慢慢变大。他觉得丢些小东西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刺激

了。于是，小石子变成了一杯水，一杯水又升级到一盆水。当看到

行人成了一只只落汤鸡，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，他的心里别提有多

高兴，甚至连梦里也会笑出声来。

人家骂他是有爹没娘没教养的东西，他会毫不知耻地回答：

“是啊！我三岁死阿娘，讲起话头长。我有爹无娘，泼你一些水，

你想把我怎样？”面对这个小无赖，人们只好自认晦气，因他爹是

当地口碑相当好的人物，碍着他爹的情面，周围的人只能干叹气。

张荣祥6岁时母亲去世了，有人多次为他父亲做媒，只因父亲与

他娘情爱弥笃，不肯续弦。他还依稀记得，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小

手，断断续续地对他父亲说道：“登科，我去后，唯一放心不下的

是儿子。我求你，你千万不要讨后妻，否则儿子要吃苦。我们四周

多的是寡妇，其中也有不少美娇娘，你要是寂寞，还是去找一个可

心的……”

那时，父亲拉着他娘的手说：“孩子他娘，你放心，我当着儿

子的面保证，我听你的……”

父亲没有食言，从此父子俩相依为命。他父亲认为，妻子死得

早，儿子已经够可怜的了，所以就是闯了祸，他也从不责骂。父亲

的迁就和溺爱，使张荣祥更加肆无忌惮。

由于镇里的人们已知道了张家少爷的这种癖好，那几个石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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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是许久无人问津了。骄纵过甚的张荣祥见近些天没有了作恶的目

标，心里觉得空落落的。这天，来了一个外地人，见树下这么清

静，便放下行李，在一个石凳子上坐了下来。这是个中年人，面容

清瘦，身穿青色长衫。张荣祥好不容易盼来一个“靶子”，心中

好不欢喜。他从楼下的水缸里盛上来满满一脸盆水。顿时，飞流直

下。此时已到深秋季节，坐在树下的行人哪晓得光天化日之下会有

水从天降。他只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心里一阵哆嗦。他正想

发作，只见窗口露出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孩童。这个孩子脸上挂满

了坏笑。看到他，中年男子刚要爆发的怒火仿佛被刚才的冷水浇灭

了，不但没有发作，反而定睛瞧着楼上的张荣祥，那眼神就好像在

研究一件稀世珍品。

在店堂里的父亲张登科已从楼下的窗户里看到了外面的情景。

他知道儿子又闯祸了。然而外面的陌生人却没有开口大骂，浑身湿

透的他像中邪似的望着上面，使张登科迷惑不解。张登科快步走到

中年人面前，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！这位先生，真是过意不去，犬子冒

犯您了，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高抬贵手，我这里给您赔罪了！”

听到此言，这个中年人这才回过神来，问道：“这位老板，楼

上的孩子是你家的？”张登科尴尬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正是犬子。他

从小顽劣，常常弄得我心神不宁。先生，您已浑身湿透，快进寒

舍，换身衣服吧。”

楼上的张荣祥见父亲把这个人迎进了客厅，也知道父亲不会把

他怎样，便也来到了楼下。以前被他浇过水的行人十有八九都是骂

骂咧咧，只有这个人一言不发，张荣祥觉得有点稀奇，贼头贼脑地

在门边张望着。

这个中年人向张荣祥招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不要害

怕，快进来。”看上去他没有恶意，于是张荣祥放心大胆地走了进

去。中年人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递给他说道：“小弟弟，要不是你

一盆水泼到我头上，我没机缘认识你，看来咱俩有缘，这几个铜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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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给你，去买点好吃的吧！”不但不骂他，反而有铜板奖赏，张荣

祥觉得这人好玩极了。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接过铜板，一溜烟地

跑了出去。

张登科被这个陌生人的举动怔住了。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何来

历，不知今天是祸是福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刚才犬

子已得罪了您，您不但不责骂他，反而赏钱给他，您这是……”

中年人回答：“老板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全真派第３６代嫡系传

人，法号明清道人。贫道自幼跟随师父在太清观研习相术，因此对

面相、体相、掌纹、指纹略知一二。刚才我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正

想讨个说法，忽见楼上的小孩生有异相，因此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先生看上去如此风骨清雅，失敬，失敬

……”张登科端来一盆热水，让他清洗一下。

洗毕，这个人脱下青衫，从一只藤箱里拿出一套黑色道服。穿

上道服的他令人耳目一新。他瘦瘦长长的，由于骨架很大，又很

瘦，穿着宽大的黑色长袍，空荡荡的，似乎在房里飘来飘去的。他

清瘦的脸上那两道剑眉，那一对顾望时闪闪发光的眼睛，那带一个

鹰钩的长鼻子，那一张方口，那不怒而威的风度，加上那一身显眼

的道服，看过去还真有些仙风道骨。张登科是个机灵的人，早学会

了见风使舵的本领，见他不是个等闲之辈，忙恭恭敬敬地将茶献

上，将道人待作上宾。

道人文雅地喝了两口茶，说道：“这几年，我在江湖上行走，

芸芸众生中，遇到的多是苦命薄相者，大富大贵之人却是凤毛麟

角。今天大富大贵者总算被我遇到了。因此，虽然刚才我被令郎的

冷水泼得浑身发抖，但是我高兴呀！想不到在这乡下僻野，竟遇见

了贵人。老板，刚才我的心情，好比采药人在深山老林中遇到了一

支千年老参一样兴奋，你明白吗？”

张登科似懂非懂地点了下头，接着又似乎醒悟地问道：“这位

道长，莫非犬子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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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板，人有明相、暗相，贫道初看一眼，你家少爷属于上上

之相。但贫道也有过看走眼的时候，等你孩子归来，让我摸摸他的

骨骼，再来验证一下贫道的眼力是否准确。”

张登科也是个“跑过三关六码头，吃过奉化芋艿头”（指见过

世面）的人。他常听说江湖上有许多骗子，用甜言蜜语投你所好，

来骗取钱财。今天这人莫非就是这类骗子？张登科心里思忖：“任

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我自有我的章程。”

接下去这位道人问了张登科的生辰八字，说道：“老板，据你

的命算来，你的命比较硬。你听了不要生气，你有克妻之命，不知

太太还健在否？”一听此言，张登科吃了一惊，方知对方果然厉

害，一句就被他说中，使人不得不信，难道他真是活神仙？张登科

钦佩地说道：“道长，你说得不错，我的夫人几年前就西归了。请

道长再说说我以后的命运吧。”道人口中念念有词。随后，他变戏

法似的从身边的一只盒子里放出一只小鸟来。这只鸟颜色非常鲜

艳，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，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。背上的羽

毛像浅绿色的乔装。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。它小巧玲珑，异

常机灵，一双玻璃似的眼睛下面，长着一张细小的黄色尖嘴。小鸟

站在主人的手心里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煞是可爱。道人又

从盒子的小抽屉里拿出几十张纸片，整齐地排列在八仙桌上，然后

对张登科说道：“老板，万物皆有灵，别看这是只小鸟，其实它是

我从缅甸的丛林中获得的稀世珍宝。只要报上你的生辰八字，是好

是歹，它都能告知你的前因后果。”他接着说道，“一个人活在世

上，各有各的命，那就是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就像老板你，虽有

富贵之命，但中年丧妻，却也是个劳碌之命。你与令郎两命相比，

相差甚远，不信，可叫我这只神鸟为你们测试一下。”

张登科以前算过命，占过卜，求过签，测过字，但从来没有领

教过鸟测字。于是将信将疑地说道：“道长，那你替我先测一测

吧。”这道人果然有些手段，他竟会讲鸟语，叽里咕噜地对鸟讲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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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遍，小鸟似乎听懂了什么，它轻轻地点了两下头，在纸片里东找

西寻，走了几圈，然后从纸堆里用嘴叼出了一张纸片。

张登科从道士手中接过纸条，上有一行小字：“第三十七签：

春秋直笔照人寒，褒贬分明事理难，行夏之时先学礼，丝毫未敢

露锋芒。”解曰：“时运将至，其命渐亨，寅卯之月，必见升腾

……”人要好话听，鬼要锡箔烧，见到“时运将至，其命渐亨，寅

卯之月，必有升腾”这几行字，张登科有点喜形于色。

……

叫花子不留过夜食。刚才这道人给了张荣祥几个铜板，他已买

来了芝麻糖、绿豆糕之类。回家来到后间，看到小鸟甚是可爱，伸

手想捉来玩玩。小鸟灵巧地飞到了主人的肩膀上。道人严肃道：

“孩子，这是神鸟，不能玩耍。你站直，让我仔细看一看。”他像

医生检查病人一样，从头摸到脚，又从手摸到肩，最后仔细端详张

荣祥圆圆的小脑瓜，止不住赞叹道：“果然与众不同。”张荣祥见

此人像看西洋镜一样一直看着他，还将他身子又摸又捏，言道：

“我又不是女的，你吃我啥豆腐？”张登科骂道；“小鬼，你再胡

言乱语，等会儿看我不打死你。”

这张荣祥是鼓楼里的麻雀。他红润的脸上，闪着一双机警而又

略带狡黠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唇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如

果不是吃我豆腐，那你肯定是个郎中。我说郎中先生，我没有毛

病，可能肚子里有蛔虫，别的药不用配给我，你给我配些梨膏糖

吧！”小时候生病时，中药吃得他叫苦连天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只有

梨膏糖味道最好了。

这道人不理会他的要求，伸手从肩上抓下小鸟，庄重地对小鸟

说了些什么。他的语音如山上淌下来的泉水，潺潺地流淌着，十分

动听。鸟儿静静地听着这醉人的言语。张荣祥似乎被道人的声音引

入了梦境，产生了幻觉，也已停止了嬉闹，他被这天籁之声所倾倒

了。小鸟听懂了，它不再蹦蹦跳跳，而是步履沉重地走到纸堆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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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主人的旨意，用它的小嘴抽出了一张纸条。

张登科还未展开纸条，道人双手握住了他的手，神色凝重地

说：“老板，恭喜你了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令郎确是贵人，不信你看

看……”

张登科展开一看，上写“第一签”，里面写道：“此签是签中

之首，抓一无二，孤独命苦者无缘抽到此签。命大福大抽此签，全

家老少都平安，求官能高升，求财财大发。日后婚姻如意，儿女成

名。而今抽到这首签，看来你命不一般。有事大胆办，财喜两双

全。这支签真正好，有钱无命抽不到。花正开，月正圆，你的好运

至少二十年。”

看到这首签，张登科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神色，但又疑

虑：“难道我儿子真的是大富大贵之人？不！可能其中有诈，这些

纸片里或许多数是上上之签。”道人看出了张登科脸上的疑惑，忙

说道：“老板，我不是一个江湖骗子，这里共有五十签，里面有上

上签，也有中上、中下、下下签，令郎抽到的签确实是独一无二，

不信你可以一张张打开来看一下。”见他这么说，张登科真的将签

一张张仔细验看。全部看完，儿子的签的确是签中之首。

道人见张登科已经相信，神秘地说道：“老板，武则天幼时曾

遇到过一位半仙，半仙看出她有帝皇之相。在临别时，半仙对武则

天的父亲嘱咐：天机不可泄露。如今我也对你说一声：天机不可泄

露，言出必破，切记切记。今后你一定要好好培养令郎，日后他前

程和富贵不可估量……”

说这些话时，道人的神色相当严肃，粗黑的剑眉下那双眼睛不

时地闪烁着威严的光芒。

儿子出生到现在，已算过好几次命，都说他的命很好，通过刚

才测字看相更证实了儿子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。张

登科不由一阵狂喜，连说话的声音也激动得走了调。现在，他已把

这位道人敬为神明了。心中的“一定章程”已被抛到九霄云外。他

颤声道：“道长，在下一生求佛拜菩萨，看来菩萨显灵了，使我生



8

了这么一个贵子。”道人发人深省地说：“平时常积德，何必拜菩

萨。请施主今后多做些造桥铺路的善事。我敢断定，不仅你的公子

今后要光宗耀祖，你的财运也会越来越亨通。”“是，是，道长的

教诲，在下一定铭记在心。道长，你坐一下，我去拿些谢钱给你。”

张登科从楼上拿来十个银圆放到八仙桌上，说道：“道长，这

一点薄礼，略表在下的谢意，还请笑纳。”张登科做生意时是个很

精明的人，拿出这么多的钱送人是他平生最慷慨的一次。哪知这道

人将钱推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老板，几十年来，我为成千上万个人看

过相，测过字，像令郎这样的极品之相我还没看到过。今天，老板

送我区区几个小钱还是不送为妙。此番下山，主要是山上的道观因

年代久远，破旧不堪，所以下山来募捐的。因此你这杯水车薪，对

贫道来讲，无济于事。既然老板不肯积德，我也不能强求，贫道

只好告辞了。”道士一边整理行装，一边声音冷冷地说：“成也萧

何，败也萧何。看来老板今后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”

一听此言，张登科急出了一身冷汗，嗓音微软发颤地说道：

“道长，你先别走，有话好说。”拉拉扯扯，总算把道人的行李夺

了下来。“道长，不是在下小气，我做的是小本生意，积蓄并不丰

厚，刚才也不知道你的道观要重修之事，所以请你多见谅。”

听了张登科的话，道士的口气也转缓和，他说道:“老板，出家

人视钱财如粪土，要不是山上要修道观，我也不会与你计较钱多钱

少，也恳请老板原谅。”

张登科这次真出了大血，又从楼上拿来一根金条,40块银圆。道

人写了一张收据给张登科，说道：“老板，今后你的大名和捐款数

额会供在我们道观里面。我相信，我们的祖师爷一定会保佑你全家

的。”张登科接过条子一看，收据里有太清道观印记，心里顿觉踏

实，心想，至少说明，他是个真道士，如果是江湖骗子，他何必写

收条给我。

道人面含笑容，飘然离去。年复一年，张家的风风雨雨、沉沉

浮浮开始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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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岁月匆匆，转眼已是1985年的秋天。在台湾居住了三十多年的

张登科怀着敬重之心目送着道士离去。他的心里异常激动，脸上光

彩焕发。

道士关照他，要好好培育儿子，说要想儿子今后能光耀门楣，

应该叫他好好读书。提到“读书”两字，张登科的眉头又皱到了一

起。儿子７岁时，他曾送他进过私塾。可这个宝贝儿子，三天打

鱼，两天晒网。第一位老师说他天资聪慧，但顽皮不堪。现在的老师

多次上门告状，说已对这个学生无能为力，叫他赶快领回家，或者另

请高明。他好话说了一白篮五斗，这位先生才勉勉强强答应收留。

近来这个小瘟神又在厌学了，张登科觉得有必要与儿子好好谈谈。

他把儿子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阿祥，刚才这个道士说，只要你

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阿爹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贪玩了，一定

要好好读书，替爹争口气。”

刚才道士与他爹的一番对话，张荣祥听了虽似懂非懂，但他知

道，父亲送这么多银圆给人家完全是为了他。他清楚这些银圆能买

许多东西。几星期前，他偷了父亲一个银圆，糖炒栗子、咸光饼、

糖炒年糕、葱油饼，不知吃了多长时间。他觉得，要不是今天泼得

这个人浑身湿透，父亲不会拿出这许多钱送他的。他心痛这些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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